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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
导 读

《死魂灵》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穴员愿园怨原员愿缘圆雪写
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，作品刻画了许多

沙皇时期俄罗斯地主的典型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

各级官吏的腐败，辛辣地讽刺了俄国农奴制下停

滞落后的社会生活。

作品主要内容是由主人公奇奇科夫来串联起

来的许多小故事构成的。主人公奇奇科夫是一个

当时新型的资产阶级投机家的典型，他出生于一

个没落的贵族家庭。父亲死后，他决心到城里冒

险，卖了仅有的微薄田产到了城里。开始他忍受各

种苦难进行投机，但是相继都失败了。后来，他当

代理人的过程中，偶尔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，那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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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：当时俄国每七年进行一次农奴普查，而这七年

中地主们无论死去的还是逃亡的农奴在政府那里

都按活农奴算，于是，奇奇科夫想到了一条大量购

买死亡或逃亡农奴之后再抵押给政府而骗取钱财

的赚钱之道，因为当时每抵押给政府一个农奴可

获抵押金至少一百卢布。带着这个投机念头，他首

先到了晕城，在那儿，靠他世故的外交手段，他不
仅获得了死农奴，还受到了官员们的尊敬。不幸事

情败露后，他马上逃到了其他省，在那里继续进行

死农奴交易，并且甚至参与倒卖田庄的交易。然

而，当他来到这一个省省城后，由于又参与了一项

伪造遗嘱活动而不幸落入了犯罪嫌疑人法律顾问

手中，结果被捕入狱，最后虽出狱了，但是所投机

的事业又一次失败了，于是，他不得不离开这里。

作品在写奇奇科夫购买死农奴过程时，还形

象地刻画了一批地主和腐败官僚的形象，比如泼

留希金，如今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吝啬鬼的代言

人。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有准确、幽默等特点，是一

部有极强可读性的作品。

对于作者果戈理，作为一名俄国文学巨匠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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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还有短篇小说《鼻子》、《外套》、《狂人日记》及

喜剧《钦差大臣》等代表作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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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速之客

一 不速之客

这天，省城 晕市一家旅馆驶进了一辆漂亮的轻便马
车。这种马车，一看外形，便知是中等绅士乘坐的。从车上

下来的这位绅士，不美不丑，不胖不瘦，不老但也不年青。

对于 晕市来讲，这位先生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变故，
但是，时隔不久，我们会知道这位的到来给 晕城造成了多
大的轰动呢选
下车后，迎接这位先生的是店小二，他活蹦乱跳，手脚

麻利地领着这位先生上楼去看房间。房间是很普通的，一

天一夜只花两卢布便可以住了，只是屋子里呢，似乎有蟑螂

等虫子的出没。旅馆是上下两层楼，长长的，内外相配。底

层是砖铺的地面，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而变得灰暗，上层侧

地面都刷成了黄色。楼下有一些小店铺，有卖马轭、绳子、

小面包圈等的。在看房间的时候，这位投宿先生的行李被

拿了进来。先是一只皮箱，抬箱子的一个是他的车夫谢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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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，是一个穿小皮袄的矮个子；另一个抬箱子的是他的侍仆

彼得鲁什卡，他三十多岁，身穿老爷穿旧的大外套，长着大

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。他们抬的皮箱是白色的，这只箱子

的外表已经有些磨损了，可见是常用的。皮箱之后，被搬进

来的行李还有一只精工雕饰的小红木匣及其他东西。行李

搬进来后，谢利凡去喂马，彼得鲁什卡则把行李安排在了房

间的狭小前方和一间陋室里，并在陋室里铺好了狭小的床

铺。当仆人们忙的时候，主人去了大厅，参观了那几堵用油

漆刷过的墙，只见墙的高处和天花板都被烟熏黑，低处则被

客人脊背蹭得发亮；天花板上挂着一只枝形烛灯架，而地板

上破旧的地板胶则被磨破了；大厅的墙壁上贴着些油画。

总之，一切和普通旅店大厅相似。

稍加休息之后，这位先生便在大厅吩咐要餐。他要的

餐很丰富，并且他很健谈，上菜时便和店小二天南地北地扯

成一气。他问到了店主人是谁，店生意如何，开客店以前是

谁在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。但是，除了这些无聊的问题，稍

细心的人都会注意，这位先生对于这城里省长是谁、局长是

谁、检察长是谁——— 总而言之，凡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的有

关问题，他一个也不放过。并且，对于每个显要的地主他问

得更详细，甚至带着几分关切：谁有多少农奴，住在离城多

远，甚至问到了每个地主的脾气，是否常来城里住。另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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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仔细问了这一地区的情况：比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疫

病——— 流行病啦、致命的疟疾啦、天花啦，诸如此类的病

疫。所有一切他都问得详细周到，完全可以感觉到，他对这

些并非出于单纯的好奇心。健谈是这位先生的举止上的一

个显而易见的特点，而这位先生的一举一动也很是威风，

擤起鼻子来也特别响，不知他有什么门道，反正他的鼻子

像喇叭那样发出响声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特长却

赢得了店小二的百般尊敬。饭后是小憩，醒来后，这位先生

应客店侍仆的请求，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官衔、姓

名以便按照规定呈报警察局备案，只见纸条上写道：

六品文官帕维尔·伊万诺维奇·奇奇科夫，地主，因

私旅行。

当店小二费力地辨认纸条上的字的时候，这位先生，

即奇奇科夫本人已经出去观看市容了。在他看来，这座城

市还不错，不亚于其他省：石屋上黄漆光彩夺目，木房上灰

漆暗淡素雅，有的房屋上有漂亮的阁楼。就建筑来说，有些

地方稀稀拉拉，而有的地方却又挤成一堆，人来人往，生气

盎然。而很多沿街房屋前挂着许多几乎被雨水冲刷褪色的

招牌，面包店招牌上挂着面包圈，裁缝店招牌上画条蓝裤

子。有趣的是，有家商店上挂着便帽和制服帽，而招牌上写

的却是“外商瓦西里·费奥多罗夫”，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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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，足见店主媚外的倾向了。另外有游艺场、酒馆，也都

有其颇具特色的招牌。至于马路，到处都有些不太像样。奇

奇科夫除此之外，还去看了一下市立公园，只见里面只有

一些细瘦小树；然而，市里的报纸却在描写节日盛况时，对

此的描写却是“在民政厅的关心之下，我市美化城市工程

取得进展，现在，市立公园内种满了树木，枝叶茂密，浓阴

如盖，炎夏消暑，凉爽宜人。而广大市民对此充满感激之

情，有的面对此绿化工程泪如泉涌，表达了对市长大人的

感激，这些情景，真让人看后感动不已”。对此，凡是稍识文

字之人，不能不感叹文字的这种神奇功效了。在观看市容

的时候，奇奇科夫事先还向岗警细问了去教堂、政府各机

关、省长官邸的近路，然后又去观看一条流经市中心的河，

路上顺手扯下一张海报以便带回去好好看看。在返回途

中，他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漂亮的太太，于是，不由得

像魂儿被吸走了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太太远去，之

后，才无奈地回到了旅馆。

第二天，奇奇科夫用了一整天时间拜访了市里所有高

官贵爵，包括省长、副省长、检察长、民政局长、警察局长、

包税人、官办工厂总监⋯⋯。总之，他在访问方面上下运动

的积极性非同一般，他甚至还去了医务监督和城市建筑师

这些职衔在六品以下的小官，直到最后，他实在找不出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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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拜访的官员了。而见着这些当权者，他花言巧语，无一不

投其所好。见着省长，他像是无意中顺便提到的，说他一进

到他所辖的这个省就好比进了天堂，条条街道如天鹅绒一

般，接着又说那些任用贤明官员的首长理应大加赞扬；见

着警察局长，他就把城里的岗警捧了几句；在同副省长和

民政局长谈话时，他明明知道他们两个不过是五品文官，

仅比自己高一级，但他却故意两次误称“大人”，捧得他们

心花怒放。结果，省长邀请他光临当天的家庭晚会，其他官

员则有的邀请他吃饭，有的邀请他玩牌，有的请他喝茶。

关于他自己呢，在聊天时尽量少谈，即使谈，也泛泛几

句，并且带着十二分的谦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通常编一些

故事：说自己生活在人世间只是蛆虫一条，不足为人所道；

说自己一生饱经磨难，为伸张正义而为别人含冤受屈，树

敌众多，以至于有人想置他于死地；他还说自己如今但求

安宁，不求其他，寻找一席安身之地，而既来此城，则向当

地官员们表示敬意是责无旁贷的。总之，经过各种拜访，奇

奇科夫成了一个新闻人物。

对于这个新人物奇奇科夫本人来讲，省长的家庭晚

会，是不能忘记的。午后小睡片刻，他便开始打扮。端水洗

脸；用舌头顶着腮帮子，用肥皂擦了好久好久；然后，从店

小二肩上取下毛巾，先是直冲着店小二的脸，鼻子哼哧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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哧了几声，喷了几口气；接着从耳背起上下左右把自己那

张圆鼓鼓的脸擦干；然后，又照着镜子拔掉伸到外面的鼻

毛；穿上一件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。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，

他终于出发了。

街上灯光暗淡，可省长家的府邸却是灯火辉煌，即使

是举办最隆重的舞会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门口站着两个宪

兵，远处传来嘈杂的车夫吆喝声。进了大厅，奇奇科夫不得

不把眼睛眯起一会儿，因为蜡烛、油灯和女士衣裙闪闪发

光刺人的眼。大厅四处通明，满厅生辉，先生们黑色的燕尾

服闪动着，一会儿在这里散开，一会儿在那里聚成一团，好

像是七月炎夏一群苍蝇围着一大块洁白晶莹的糖。年老的

管家婆挥动着锤子把它砸成亮晶晶的碎片，苍蝇则从开着

的窗户里飞来，趁管家婆眨巴眼的机会，大胆地这里稀稀

疏疏地，那里密密丛丛地停落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。而夏

天食物盛美，美味佳肴比比皆是，苍蝇们全然不是为了吃，

只不过为了抛头露面，在糖块上走动走动而已，后腿或前

腿蹭蹭，或挠挠翅膀，搓搓头；然后转身又飞去飞来，飞回

时再带上一群无聊的同伴，省长宅邸的大厅正是这样热闹

非凡。

晚会开始后，奇奇科夫还没来得及环顾四周，就被省

长挽住立即介绍给省长夫人。这时，他倒也不再过分自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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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了一句对于一个官衔不太大不太小的中年人来说刚好

得体的恭维话。人们开始双双起舞。女客们都很漂亮，穿着

华丽。男客们同各地男客一样，分为瘦子与胖子两类。瘦子

们喜欢围着女士们团团转，有时死皮赖脸地献媚；而胖子

们则对女士们目不正视，退而避之，只是东张西望，寻找牌

桌，他们的脸又胖又圆，满脸福相，头发剪得很短，梳得光

光的，他们是城里受人尊敬的官员们。瘦子们常常受人差

遣使唤，或挂个名闲逛，他们活在世上轻如鸿毛，朝不保

夕；胖子们呢，总是坐在正座上，燕尾服虽不如瘦子们合

适，但小匣子中却装满了钱。瘦子们三年就把农奴抵押出

去，败完家业；胖子们则总悠闲自在，大置田产，辞官后，成

为非常好的地主，过着舒服的日子。只是胖子死后，有些瘦

子继承了他们的家业，不久将它挥霍一空。奇奇科夫在观

察跳舞时，便是突出了这种奇想，于是他加入了胖子一伙，

在那儿，他见到的几乎都是熟人：检察长，时而眨巴着左

眼，仿佛总有秘密的事要告诉你，不过，他这个人倒很严肃

庄重，沉默寡言；邮政局长，矮个子，却爱说俏皮话，并很有

哲理性；民政局长，处事审慎，待人和气。这三个人都像老

朋友似地和他打了招呼，奇奇科夫不失风雅地点头回礼。

在这里，他又认识了彬彬有礼的地主马尼洛夫和看起来有

些笨拙的索巴开维支，并且这人初次见面便踩了他一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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忙说了声“对不起”。接着，有人把牌塞给了奇奇科夫，于

是，他恭敬地接过牌打了起来。牌桌上，大家争吵得很凶，

奇奇科夫也吵，但是他显然是很有礼貌地与人争吵，吵得

让人舒服，让人安心。牌桌上特别引起奇奇科夫注意的则

是地主马尼洛夫和索巴开维支，不久他马上把民政局长和

邮政局长叫到一边，打听起这两个人，问清他们每个人有

多少农奴，田庄情况如何，而其他的事则顺便敷衍而过。之

后不久，他便和两个地主打得火热，完全迷住了他俩。地主

马尼洛夫，年岁不算老，一双眼睛像糖一般甜滋滋的，笑起

来眯成缝，他让奇奇科夫弄得简直五体投地，最后，他握住

奇奇科夫的手，告诉奇奇科夫，他的村庄离城只有十五里，

恳请奇奇科夫光临。奇奇科夫欢欣地接受了。索巴开维支

也简短地说了一句：“请您也光临寒舍”——— 脚跟蹭的一声

一磕，奇奇科夫低头一瞧，那脚上穿着的皮鞋让他吃了一

惊——— 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皮鞋了。

次日，奇奇科夫上警察局长家去赴宴并参加晚会，在

那里，自午饭后三点钟起开始打牌，一直打到深夜两点

钟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地主诺兹德廖夫，三十多岁，不拘小

节，没说几句话便对所有的人以“你”相称，与别人自来熟，

相待如友，可是，大赌时，稍微细心的对手都会注意他的每

张牌。第二天，奇奇科夫在民政局长家度了一夜。后来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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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了副省长家的晚会，出席了包税人的大宴，参加了检

察长举办的小宴，光顾了商会会长做完弥撒后的小餐，总

之，他一刻也没闲着。

奇奇科夫对什么都能应付自如，显示出自己是个老于

世故的社交能手，不管谈什么，他都能搭上话：谈到养马

场，他就谈养马场；说到良种狗，他能发表独到的见解；谈

到税务局的案子，他能表示出对司法局的了解；而提到桌

球，议到行善积德，扯到酿酒，提到海关官员，他都能谈吐

自如，并且显示出对这一切的了解与内行。而更妙的是他

善于把一切蒙上一层老成持重的外衣，善于控制自己，音

量不大不小。一句话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他都是一个正派

人，所有官员对他的光临都感到称心。省长谈起他，说他忠

贞不二；检察长——— 说他精明能干；宪兵队长说他学识渊

博；民政局长——— 说他见多识广，德高望重；警察局长———

说他德高望重，和蔼可亲；警察局长的妻子——— 说他这人

最最和蔼可亲，最最温文尔雅。甚至连最难得说别人好话

的索巴开维支也一反常态，那天从城里回家休息，脱衣挨

着瘦瘦的妻子躺在床上，对她说：“宝贝儿，我今天参加了

省长家的晚会，又在警察局长家吃了一顿，认识了六品官

帕维尔·伊万诺维奇·奇奇科夫：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

人选”妻子听了回答了一声：“哼选”——— 又蹬了他一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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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人们对来客奇奇科夫是大加夸赞，他自己呢，也

很因此而引以为荣。这种对他的看法一直保持和上升着，

直到后来他所做的一件事——— 一件怪事——— 把大家甚至

全城都搞得莫名其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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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访马尼洛夫

二 拜访马尼洛夫

奇奇科夫在城市里住了一个多星期，天天走东窜西，

又是参加娱乐晚会，又是出席宴会，就这样度过了一段美

好的日子。最后，他决定把访问的地方挪到城外，出去走访

马尼洛夫和索巴开维支。其实，他并不是想去乡下，促使他

去乡下的更重要的原因呀，可是一件对他来讲更加要紧

的，更让他牵肠挂肚的事，⋯⋯不过，究竟是什么事，我们

的主人公可不愿对别人讲，我们只有从故事中自己发现

了。

却说奇奇科夫吩咐车夫谢利凡套车去乡下，而彼得鲁

什卡则奉命留下看房屋及行李。在此，我们不妨介绍一下

留守的彼得鲁什卡，因为谢利凡呀，在给我们主人公赶车，

以后描述他的地方多着呢。彼得鲁什卡，前面已提到过，他

穿着一件老爷穿过后给他的略嫌肥大的礼服，他长着大鼻

子厚嘴唇。他生性少言寡语，并且有一种好学的习惯。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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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，也就是一种爱读书的雅趣，对于书的内容，则一点也

难不倒他：对他来讲，英雄的恋爱奇遇也好，一本识字课本

也好，无论是一本祈祷书，还是一本化学书，他都能专注地

去读。他所喜欢的不是读什么，而是读本身，更明白地说，

即读书本身这一过程，看字母拼起来总可以组成什么字，

如此而已。他喜欢躺着看书，在前厅里、在床上、在褥垫上，

老是躺呀，把那些褥垫给压得又硬又薄，像张饼。除了爱读

书之外，他还有两个习惯，构成了他另外两个性格特征：一

是睡不脱衣，常常穿着那件礼服一躺了之；二是身有异味，

还夹杂着一些卧室的气味，所以，不论到哪里，哪怕是一间

从未有人住过的屋子里，只要他把零碎、衣服一放，床铺一

搭，那间屋子呀，就好像有人住了十多年。这两个特点对于

感觉灵敏的主人奇奇科夫来讲简直是太敏感了。早上起

来，吸了口气，奇奇科夫皱皱眉头摇摇脑袋说：“你呀，老

弟，鬼知道你，出了汗了吧选快去洗个澡吧。”彼得鲁什卡则
一言不发，马上设法找事做，或收拾什么东西，或整理衣

物，虽不作声，可心里总是在说：“你呀，真行，一句话反复

说上四十遍也不嫌烦。”

车夫谢利凡呢，则完全是另一种人。只是让我们看看

他与主人公奇奇科夫在干些什么。且说奇奇科夫这天早晨

经过细心打扮后乘车出门，马车在驶出城市的途中遇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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